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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也很着急，不惜花钱为
正义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

可正义的基础相对城南中
学的其他人来说还是太差，即便
请了家庭教师，他的成绩还是没
有明显的起色。这让正义非常懊
恼。他觉得，就算是在人才济济
的城南中学，作为一个“天才”，即
使拿不到第一名，怎么也要站到
前列才对吧？

怎么办呢？正义想到了一
个最直接的办法——既然打算站
到前列去，就要向已经站在前列
的人取经。他主动找到了当时在
全校名列第一的三木同学，向他
请教怎么才能迅速提高成绩。三
木经不住正义的软磨硬泡，最后
告诉他：“去森田补习馆就行了！”

森田补习馆是由一位姓森
田的教师主办的，旨在通过严格
的培训帮助一些有潜力的初中生
考上九州岛的王牌高中——La-
Salla 高 中 或 久 留 米 大 学 附 属 高
中，这两所高中每年都有很多学
生考入全日本赫赫有名的东京大
学。可以说，只要能考上这两所
高中之一，一只脚就算踏进了东
京大学。

然而正义从小学就很反感
补习这种事。 在他看来，补习是
在家长、老师的监视下被动地学
习，学习效率必然很低，而且不免
会牺牲游戏的时间，而主动学习
既能获得学习的乐趣，又能提高
效率。

或许还有这样的原因：如果
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才能赶上别
人，那还算是什么“天才”？

尽管如此，在“站到前列去”
的目标面前，一切顾虑都是次要
的。这似乎是正义有生以来第一
次向现实妥协。也可以说，通过
这件事他知道了，为了更高的目
标，有些事情即使不想做也要努
力去做。

就这样，正义在母亲玉子的
陪 伴 下 到 森 田 补 习 馆 参 加 了 面
试。森田老师一看正义的成绩单
就皱起了眉头。作为一家商业性
的培训机构，森田补习馆最欢迎
的当然是成绩好的学生，因为成
绩好的学生相对来说可能更聪明
一些，他们的提升空间也更大，培
训起来才更有价值。可正义那糟
糕的成绩单却分明告诉森田，这
似 乎 并 不 是 一 个 理 想 的 培 训 对

象。森田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正义
的请求。

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
“难道就这么放弃吗？”正义

回家时一路走一路想，“不，一定
有办法的！”

他 的 斗 志 被 激 发 出 来 了 。
正义思来想去，终于想到：如果有
和 森 田 老 师 相 熟 的 人 为 自 己 引
荐 ，成 功 的 概 率 就 会 大 大 增 加
吧？可是，周围有谁熟悉森田而
又愿意为自己出面呢？又想到三
木同学，正义忽然眼睛一亮，心里
有了主意。

很快，正义在三木的引荐下
见到了其母三木夫人。

“ 阿姨，您能替我向森田老
师说说情吗？”正义向三木夫人恳
求道。

三木夫人看着正义，感觉好
像有两团火焰在这个少年的眼睛
里燃烧。“好吧。”善良的她点头答
应了，“我尽力试试看吧！”

三木夫人带着正义找到森
田：“森田老师，这位是我儿子的
同学安本，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学生。请您务必收下他！”

森田转头看着两眼闪闪发

光的正义，心想：“三木家的儿子
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考上久留米
附高怕是没什么问题，但这个家
伙可就难说了，毕竟成绩单在这
儿摆着，万一考不上名牌高中，恐
怕 会 对 补 习 馆 产 生 不 利 的 影 响
吧？可是，三木夫人既然为他担
保了，说明他有一定的实力也说
不定呢……”

考 虑 了 一 会 儿 ，森 田 老 师
终 于 做 出 了 让 步：“ 既 然 三 木 夫
人您都这样说了，那就让他试试
好了……”

就这样，在森田老师的辅导
下，正 义 开 始 加 倍 努 力 地 学 习。
不久，他的学习便有了起色。又
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成绩开始大
幅提升。当一个人低头努力时，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初
三，正义已经成长为班上的尖子
生了。

终于到了决定中考志愿的
时刻。正义遇到了有生以来第一
个重大问题：LaSalla 和久留米附
高都是全国重点高中，选择哪个
比较好呢？

以他的成绩来说，选择 La-
Salla高中似乎更稳妥一些，但 La-
Salla 远在鹿儿岛，而久留米附高
就在离北九州不远的福冈市，虽
说入学门槛更高，但要能在那里
上学的话就方便时时回家了。

想到这里，正义决定报考后
者。奔着进军久留米的目标，正
义学得更加拼命了。

1972 年 2 月，久留米附高新
生录取名单公布，“安本正义”榜

上有名。
正义的毕业季里还有一段

不得不提的小插曲。
那 是 关 于 他 国 籍 的 问 题 。

自进入城南中学之后，正义一直
都没有向任何同学透露过自己的
国籍，得益于日本教育限制的宽
松，校方也不知道正义其实是韩
国人。有时候，这个秘密就像一
块石头压在胸口，让他喘不过气
来，只有在拼命学习时才能忘掉
这个烦恼。

有那么几次，他很想对同学
们说出自己的秘密，却迟迟没有
开口。这并非因为身为韩国人而
感到耻辱，而是因为他实在害怕
同学们知道真相后会疏远自己。

临近毕业之际，正义觉得自
己不能再隐瞒身份了。一者真相
迟早会大白于天下，早说比晚说
要更好；再者，他已经与同学们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不忍心再继续
瞒着他们了。

那 是 一 个 令 他 难 忘 的 日
子。正义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结伴
骑着自行车出去游玩。好端端的
天忽然下起了雨，一群年轻人慌
忙停好车子，狼狈地躲进了路边

的一家烧烤店。
大家一边吃着烧烤，一边嘻

嘻哈哈地聊天，只有正义一言不
发。他正在琢磨怎么向同学们说
出自己的秘密。这时，大家注意
到正义有些不对劲儿，都把目光
投到了他身上。

正义知道是时候说出自己
的 秘 密 了 。“ 有 件 事 ，以 前 我 从
来 没 说 过 ，现 在 也 在 犹 豫 该 不
该说……”

“什么事啊，正义？”
“其实……”正义关注着大

家 的 反 应 ，故 作 轻 描 淡 写 地 说
着，“其实我是韩国人……”

“ ……”大 家 都 瞪 大 了 眼
睛。 谁都没想到，这个素来被大
家敬重的、聪明而热情的安本同
学竟然是韩国人！有人心里顿时
升起了一种被骗的感觉，也有人
觉得无所谓——毕竟这里本来就
生活着很多韩国人，学校里也有
几个韩国学生，只是他们都没有
安本同学这么优秀罢了。

正义又诚恳地说：“ 我怕你
们知道真相后就不愿再
和我做朋友，所以现在才
告诉大家，真是对不起！” 5

连连 载载

朋友给我讲他的故事：
每天，他都要亲自驾车去上

班，一个固定的时间段，经过一个固
定的路口。经常，在那条路上，他会
遇到另外一辆车子，时间久了，便记
下了对方的车牌号。

两辆车，一前一后，便有了摩
擦与不快。那段路处于近郊，来往
车辆不是很多，加之开车的又是两
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摩擦和不快
便一天一天升级。要么后面那辆
车强行超车，要么前面的车子故意
将车速压得很慢，要么你别我的车
子我别你的车子，要么两个人并排
着开，彼此怒目相对。甚至有一
天，两个人一边开车，一边打开车
窗互相骂起了粗话。

朋友说那段时间，他砸了对方
车子的心思都有。

可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两个人竟然坐到同一张桌子上。
是饭局，因为一单生意。他们竟然
有一位共同的朋友。

吃饭，敬酒，谈生意。两个人
很快成为朋友，各自为以前的错误
道歉。朋友说那是真正的道歉，绝
没有一丝的客套或者不情愿。摩
擦很快消解，两个人都认为，这以
前，他们就像两个无知的孩子。

朋友说幸亏有了那位认识他
们的朋友，幸亏有了那单生意，幸亏
有了坐到同一张桌子上的机会。
否则，时间久了，真说不准他们会做
出什么事来。

朋友的话是对的。我知道，在
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很多事情，都
是靠“坐下来”解决的。坐下来，敬
一杯酒，说一句话，摩擦或者芥蒂，
可能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外国人
的事情是在谈判桌或者法庭上解
决的，而中国人在酒桌上几乎可以
摆平一切。话说得有些夸张，但绝
对道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道出了
我们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
处事习惯。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只
要不是违法的“暗箱操作”，酒桌上
解决与谈判桌上解决都是一回
事。我们要的是事情的结果而不
是解决事情的过程，并且，无疑，

“坐下来”解决，更多了一种中国人
的人情味。毕竟笑吟吟的推杯换
盏，远比你死我活的刀光剑影要好
得多。——尽管有时候，这样的饭
局酒局也会令我们心烦。——但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是假如没有“坐下来”的机
会呢？像我的那位朋友，会不会因
为摩擦和不快的日积月累，会不会
在某一天里因为一时冲动，果真做
出了什么傻事，从而把两个人推向
不可挽回的地步呢？这种可能，肯
定是存在的。

所以我常 常 想，其 实，当 我
们与陌生人发生摩擦时，只需要
提醒自己一下，你们可能终究是
要“坐下来”的。既然终究要“坐
下来”，那么现在的摩擦和升级，
也就成了以后“坐下来”的负担；
或 者，试 想 此 时 的 你 正 与 对 方
坐 在 同 一 张 饭 桌 上 ，你 正 站 起
来 为 对 方 倒 一 杯 酒 或 者 对 方
正 在 为 他 做 过 的 傻 事 向 你 道
歉 ，那 么 无 疑 ，你 会 变 得 宽 容
很 多——只要不是什么深仇大
恨，都可以假设“坐下来”。

当然，这样一来，你们也许就没
有必要“坐下来”了。这很好，既然
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又何必坐下来？

父亲的哥哥，在我老家一般不称“伯父”而叫
“大爷”。我大爷生于 1923 年，比我父亲大三岁。

大 爷 是 1965 年 6 月 病 逝 的 ，时 年 我 6 岁 ，记
事 甚 少 。 只 知 大 爷 的 一 生 短 暂 而 惊 险 跌 宕 。 印
象最深的是家门口那块“ 军属光荣”的牌子。对
大爷更多的了解，是通过父母、叔叔们和姑姑们
时常回忆。

我 的 老 家 在 郑 州 北 部 惠 济 区 花 园 口 镇 ，一
个名为“ 京水”的村庄。民国初年京水村已有数
万 人 口 ，成 为 郑 州 北 部 的 第 一 大 镇 ，当 时 有“ 小
郑州”之称。

爷爷和奶奶共生育了五男二女 7 个子女。为
大爷取名朱恪仁，小名朱喜顺。大爷天生胆大，
秉 性 倔 强 。 初 小 文 化 的 他 能 言 善 辩 ，常 主 持 正
义，好打抱不平，不怕得罪人。有一次，大爷在门
口看到外乡一个卖鸡娃的，一副无精打采、无奈
无助的样子。一问方知，同村的张某使用赊账的
方式买鸡娃。过了一段时间，外乡人来村收鸡娃
钱，但张某以鸡娃死了几只为由赖账。张家在京
水村是个大家族，人多势众。但大爷并不胆小怕
事，他亲自找到张某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最
终说服了张某，解决了一场买卖纠纷。

还 有 一 次 ，大 爷 做 错 一 事 ，惹 得 脾 气 不 太
好 的 爷 爷 非 常 生 气 ，除 了 打 骂 外 ，还 要 严 厉 处
罚 ——“ 活埋”。坑挖好后，用草席把他整个卷起
来，头朝下，准备扔到坑里。但大爷面不改色，一
不喊屈，二不求饶，一副敢作敢当的样子，任凭家
长处置，弄的爷爷下不了台。若非奶奶和俩姑奶
在旁哭诉求情，尴尬的局面还真难收场。

据《邙 山 区 志》记 载 ，1938 年 6 月 6 日 ，日
军 侵 占 开 封 ，逼 近 郑 州 。 6 月 9 日 蒋 介 石 下 令
炸 开 花 园 口 黄 河 大 堤 ，“ 以 水 代 兵 ”阻 止 日 军
西 犯 。 处 在 花 园 口 东 南 数 公 里 之 近 的 京 水 镇
一 夜 之 间 被 黄 水 冲 毁 了 三 分 之 二 。 但 是 ，肆
虐 的 黄 河 水 冲 到 我 家 北 面 几 米 处 ，却 不 再 向
南 泛 滥 而 调 头 向 东 一 泻 千 里 。 原 本 准 备 组 织
扒 房 并 带 全 家 逃 难 的 爷 爷 ，感 到 非 常 意 外 。
上 世 纪 70 年 代 我 在 郑 州 28 中 上 学 时 ，教 数 学
的 欧 阳 老 师 曾 说 过 一 个 歇 后 语 :“ 京 水 街 扒
房 ，河 逼 ( 何 必 ) 哩 。”

1938 年 国 民 党 新 八 师 由 古 荥 镇 移 驻 京 水
镇 。 1941 年 10 月 1 日 早 上 ，日 军 从 东 边 的 中 牟
渡过黄河后，刚到京水村边，便被大爷发现。他
立 即 跑 到 村 东 头 国 军 的 驻 地 报 告 。 国 军 随 即 调
集 一 个 连 的 兵 力 ，与 日 军 展 开 激 烈 战 斗 。 但 经
不 起 日 军 的 重 机 枪 和 大 炮 ，国 军 一 连 人 死 伤 大
半，日军遂开进郑县。

大 爷 没 受 伤 ，回 村 时 穿 了 一 身 在 战 场 上 捡
的 国 军 军 装 ，还 告 诉 乡 亲 们“ 总 算 把 老 日 打 跑
了”。 村 民 说：“ 你 真 胆 大，还 敢 穿 军 装，不 怕 老

日抓？”大爷说：“ 不怕。”于是大爷便有了个新名
“朱大胆”。

乡 亲 们 的 担 心 不 无 道 理 。 没 过 多 久 ，驻 在
郑 州 的 日 军 特 务 酒 井 小 队 长 亲 自 带 人 ，将 在 京
水 地 里 干 活 的 大 爷（此 时 他 依 旧 穿 着 那 身 破 军
装）戴 上 手 铐 脚 镣 抓 走 了 ，徒 步 押 送 到 位 于 郑
州 北 大 街 清 真 寺 的 酒 井 特 务 队 的 监 牢 里 。 在
监 牢 里 ，日 军 特 务 用 辣 椒 水 、老 虎 凳 和 电 椅 子
等 刑 具 拷 问 ，多 次 审 问 他 是 谁 指 派 他 送 信 带 队
打 日 军 的 。 他 无 论 清 醒 时 还 是 昏 迷 时 ，始 终 就
一 句 话：“ 老 天 爷 派 的 ……”

1948 年 10 月 ，郑 州 解 放 ，战 事 甫 停 ，大 爷 戎
装 返 乡 。 这 次 穿 的 是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装 ，腰
里别个“ 二八盒子”，身后跟一个通讯员，逢人就
介绍说：“这是解放军连长朱恪仁。”

多 年 来 下 落 不 明 、生 死 不 知 的 大 爷 竟 这 样
“ 光 宗 耀 祖 ”，让 朱 家 男 女 老 少 喜 极 而 泣 ，把 村
民 们 都 惊 呆 了。

原来，1945 年 8 月日本鬼子投降后，监狱无人
看管，大爷戴着手铐铁镣逃脱了出来。之后地下
党 介 绍 他 加 入 了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 朱 恪 仁 携 两
把手枪，辗转征战于荥阳山区，奋勇拼杀在黄河
南岸。先为县大队长，复任独立连长。1948 年 10
月，投身郑州战役，冲锋陷阵，屡立战功。

不 久 前 ，叔 叔 和 父 亲 、姑 姑 们 商 量 着 ，要 在
今 年 9 月 3 日 —— 中 国 人 民 抗 战 胜 利 纪 念 日 ，
在 朱 家 老 祖 坟 里 ，给 大 爷 立 一 块 碑 ，把 他 的 传
奇 人 生 刻 石 铭 碑 ，告 慰 大 爷 的 在 天 之 灵 ，也 令
我 们 后 人 永 志 不 忘。

正经请客通常配白酒，火锅配啤酒，牛扒
配红酒，刺身配清酒，烤五花配烧酒，貌似这些
都是常规搭档，经常一起出镜。但这些搭配的
特点，无疑都是吃为主导，酒终究还是为助兴，
助吃的兴，当不了主角，至多也是次主角。但
在下酒菜中，酒和菜的位置又不一样。

下酒菜，顾名思义，酒才是永远的主角，菜
不过是为了配合酒出镜的。深受广大人民群
众喜爱的、最接地气的下酒菜，莫若猪头肉和花
生米了吧。你若看到有人提着半斤猪头肉晃
悠悠从卤肉店出来，猜他今晚要约人喝几杯，十
有八九都没错。在美食专栏作家二毛的眼里，
猪头肉、猪耳朵“那种糯和脆的完美结合，是半
斤以上烈酒鬼的最佳口感。”《金瓶梅》中，西门
庆家里的那几个风流少妇也很迷恋猪头肉，虽
平素争风吃醋惯了的，但偶尔也会鸣金收兵，围
着一大盘切片的香喷喷猪头肉，就着姜蒜小碟
和酒，呼呼呼，转眼间，一大壶酒喝光，整只猪头
给解决掉，俨然感情么么哒的姐妹淘。

花生米历来都是酒客下酒的首选。从夜
市大排档里的煮花生，到超市各种牌子以下酒
为噱头实施勾引的花生米，都说明了花生在酒
客心中牢固的地位。在我的记忆里，老爸每回
干活累了，又在午饭和晚饭中间这种青黄不接
的当口，往往会剥几颗花生米，喝两口，解乏、解
馋，还不影响晚饭胃口。你别说，花生米真还是
天生的下酒菜，自带颜值不说，油炸花生米的焦
干配合酒的温润，既让人享受了口腹之欲，而且
一颗一颗，粒粒皆清楚，每次举筷，若不是天生
异禀，只能稳当地夹住一颗，这也多少限制了

“一不小心就吃多了”这种悲剧的发生，实在是
临时解馋、深夜祸害社会的下酒的好搭档。

在一篇文章读到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英国
的见闻，周末的酒吧，经常热闹的找不到位，于
是那些年轻人便站在酒吧门口，就着从酒吧内
渗出来的气氛轮流传递一瓶酒，你一口我一口
地喝将起来，这位留学生很有些纳闷，为啥他
们没有下酒菜也可以喝得这么爽呢。这想必
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习惯吧，看到酒就会想到
下酒菜。貌似我们是不习惯干喝的，干喝，总
有一种说不出的愁苦，似乎是专为买醉而去，
没有了一口酒一口菜之间洋溢的悠闲、惬意的
情调，而夹菜、咀嚼、啜酒、咂嘴这个特定顺序
所暗含的节奏感和默契，有时又更像一个仪
式，用以告慰生活中那些不足为外人道来的忧
喜、起起落落。一切都在酒中。

这 是 一 本 有 着 近 30 年 临 床 经 验 的 心 内 科 医 生
的手记，文短而情长。作者以生命参与者、旁观者的
身份，时而冷静时而激情地记录下白色医院里的多
彩人生。书中有医生，有患者，有欢笑有泪水，有生
的苦痛也有死的洒脱……作者的语言朴素柔软，文
笔温情悲悯，笔下人物个个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生
活气息扑面而来。

作者爱玛胡，某三甲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从事临
床工作近 30 年。一直以为医生治的不是病，而是生了
病的人。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她都希望能做个同情病
人的医生。爱玛胡真切朴实的文字，笔下鲜活的人生，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体会了何谓悲天悯
人，什么是跳出悲悯外的思考。

坐下来
周海亮

柯云路

默默的自卑

寇 研

朱广健

大爷“朱大胆”

下酒菜《病人看病 医生看人》

闲品聊斋聊斋 新篇名家名家

书架新新

夕拾朝花朝花

味知知

生活在戈壁滩的儿童（摄影）李 泛

太行老屋（速写） 吴志恩

默默是外企白领，品貌端庄，在恰当的年龄找到
了恰当的对象，身边朋友都说两人很般配。恋爱两
年，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若说默默还有什么不
放心，就是总觉得男友有点“花心”。两人一起上街，
默默常发现男友对漂亮女孩目光流连，也因此多次
口角。男友总是一脸无辜，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看
上两眼还算事儿吗？默默也觉得自己不该这么小心
眼。所幸她与男友同属一家公司，每天上下班出双
入对，很便于“监控”，因此一直以来相安无事。

不久前公司进了新人，提前贴出新聘人员的名
单。那天男友似乎有点压抑不住的兴奋，说新来的
安琪是个美女呢，复旦大学毕业，在学校就是风云
人物。默默心里很是不爽：还没见面呢，你连人家
叫啥名字都记住了？几天后新人们来上班，现身的
真人比照片还要夺目。

接下来的发展让默默有了心事：安琪竟被分到
市场部，和男友面对面办公；而自己所在的人事部
虽说和男友在一个楼层，办公室却隔了好几间；出
出进进的，常能看见男友和安琪有说有笑，默默虽
然面上不说什么，心里却忽忽悠悠，担心“失恋 33
天”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安琪除了漂亮，能力也很抢眼。公司无论是郊
游还是聚餐，只要有她，一定是众人瞩目的焦点。看
着男同事追寻的目光，默默体会到了什么叫“万千宠
爱于一身”了。当然，也不全是正面评价，几个女同

事就对安琪不大看得惯，背后议论她行事太过招摇。
默默试着把这些议论与男友分享，男友却说这

些人纯属羡慕嫉妒恨。
打击来自年底公司组织的卡拉 OK 比赛，喜欢

唱歌的默默私下里练习了多日，却只得了多数人都
能得到的“参与奖”。轮到安琪站在台上，刚刚亮出
歌喉，底下就是掌声一片，小伙子们尤其叫得起
劲。没有任何争议的，安琪得了第一。看到安琪抱
着奖品站在台上，默默心里酸酸的，她第一次感到
深深的自卑：与安琪相比，默默觉得自己相貌不如
她，学历不如她，影响力不如她，很担心男友被安琪

“挖”过去。她在纠结中写信，向我讨教方法。
年轻人恋爱时会相互比较，也会吃点小醋，这

都是正常现象。
让我注意的是默默的自卑，这恐怕也是许多年

轻人在婚恋中面临的问题。
其实默默大可不必这般纠结。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对漂亮女孩想多看两眼是绝大多数男人的正常
心理。作为女友遇到这种情况会不愉快，也是绝大
多数女人的正常心理。在正常范围内，男人见了美
女想看但会有所顾忌，比如顾忌自己的公众形象或
女友的感受；同样，男方多看了美女几眼，女友虽有
不快，但也会顾忌到场合、教养及双方的关系，将不
快抑制或尽量少说。一般情况下，事情也就这样过
去了。但若一方反应过度，则会使彼此关系产生裂

痕：比如男方毫不顾及女友的感受，甚至指责女友小
气，或者女方不依不饶，数落争吵，都会使矛盾升级。

上面讲的是问题的一般性。默默遇到的情况
恐怕“严重”了一些。

男友与美女面对面办公，且关系密切，她担心
男友“移情别恋”。

根据我的经验，默默的担心很可能是多余的。
以安琪的资质与美貌，对男友的标准肯定低不了，
她对一起办公的男同事根本没有别的意思。而默
默男友的所谓“兴奋”，更可能纯属正常，不过是“男
女搭配，干活不累”而已。嫉妒会把爱情的“风险”
放大一百倍。当女孩被自卑和嫉妒同时控制时，她
的任何比较都可能只看到对自己不利的方面，智商
也随之降为零。

默默倒该想想为什么周围的朋友都说她和男友
很般配？如此大的世界，为什么男友会选中她？他
们相恋两年并且开始谈婚论嫁，一定是有原因的：她
的品貌，性格，教养，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她对男友
优长之处的欣赏和对他弱点的宽谅，在他那里一定
是无可替代的，就如同他在她这里是无可替代的一
样。明白了这一点，就多了自信，就不会对男友身边
的美女反应过敏。那些莫名的怀疑和限制只会适得
其反，既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也伤害了他的自尊，甚
至把本来没事儿的关系变得有事儿。在这里，放松
和宽容是最佳策略；同时，外松内紧，防患于未然。

李丽铮


